Doxology 三一頌 三一頌是信徒藉崇拜，把他對神的「驚歎、愛與讚美」獻給神，好能高舉祂、榮耀祂，並且「用謙卑的感謝」，宣揚祂奇妙的作為。「信徒在三一頌中……只是敬拜神……『因為國度、權柄、榮耀，全是的，直到永遠』」（E. Schlink）。沒有敬拜精神的神學，沒有真正的進步；教義與三一頌原屬一體。一個沒有穩固神學基礎的崇拜，很容易淪於表面的情感主義；同樣地，沒有真實敬拜的神學，亦只是一種不毛的惟理主義而已。神學必須嚴肅地面對聖經的命令︰「心意更新而變化」，這樣的工作才能建基於神的恩慈，可以獻給神作為屬靈的敬拜（羅十二1～2）。一個真正三一頌式的神學，必是同樣重視聖經和神的能力（太二十二29），它重視人對聖經的知識，和聖靈啟迪的工作。近代人對敬拜式的神學很感興趣；我們的神學若不僅限於描述人的敬拜經驗，就要重視聖經的權威地位，叫我們知道神的事，和可以獻上真實的敬拜。同樣地，我們若要神學「像唱讚美詩，而不是像讀電話簿」（C. Pinnock），就要看重聖靈的能力。
　　三一頌不僅是眾多神學題目之一，更是整個神學鑽研的中心和方向。我們愈倚靠聖靈來閱讀聖經，就愈能進入神所啟示的，也是論到聖三一神的聖經。聖靈會幫助我們深深進入三一頌的宣告，並且能稱基督為「我的主，我的神」（約二十28）。透過神的道和聖靈，神學家亦能按三一頌的精神，來尋求明白有關神與人的問題（彌七18；詩八4）。他要明白那位要與個人發生溫暖關係的神︰「耶和華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贖主」（詩十九14）；也要認識那位全地的主︰「耶和華我們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」（詩八9）。神的律法是甦醒人心的（詩十九7），能改變人整個生命，他們敬拜的神就是與人親近，卻又是偉大的；「我們用哈利路亞來讚美的神，不是住得遠遠，祂離我們很近」（柏寇偉，G. C. Berkouwer{\LinkToBook:TopicID=207,Name=Berkouwer, Gerrit Cornelis}）。
　　神既是近的，也是偉大的，三一頌就不是某種超凡的靈性，沒有實際的適切性；不！凡以三一頌歌頌神的，也要禱告說，「願z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」（太六10），因為三一頌不僅是在教堂內唱，也要落實在我們實際的生活、服事，以及「以祈禱傳道為事」裡面（徒六1～4）。我們不能把三一頌與代禱的事奉分離，「沒有代禱的三一頌，不是真正的三一頌」（Schlink）。我們常聽人說︰「多點敬拜，少點講道」，這是不對的；清晰的講道和真正的敬拜，有密切的關係。在三一頌裡，「神的敬拜與人的需要之間，不存在競爭的問題」（柏寇偉）。
　　以敬拜語言來寫的三一頌神學（A. W. Tozer），「心靈的語言必須與理性的語言結合起來」（E. P. Heideman），這種把「求問之靈與敬拜之靈結合起來」的努力（A. P. F. Sell），正是要「藉敬拜、教義，與生活來讚美神」（G. Wainwright）。柏寇偉對三一頌神學（他的巨著︰Studies in Dogmatics的主要精神）有特別的體會，他說︰「我們是以教義來唱出讚美」。事實上，一切神學均須顯示出一個原則︰「神學工作必須以用三一頌來稱頌恩典之神為目的」（L. B. Smedes）。
　　另參︰禮儀神學（Liturgic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728,Name=Liturgical Theology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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